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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鸿儒：
咬紧牙关，奋起直追

“神舟”系列飞船，“东风”系列导弹……这些国之重器

横空出世前，都有同一个“摇篮”——风洞。著名气体动力学

家俞鸿儒潜心研究风洞技术60多年，取得了一项项举世瞩目

的成就。2024年4月8日，96岁高龄的他获评“2023年度感

动中国人物”。评委会给予他的评语是：“做别人不敢做的，做

别人做不成的，他独辟蹊径，一往无前。拨开科学的雾，荡去岁

月的尘，我们看到一位科学家黄金般的心。”

年轻的组长

记者：您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毕业生，后来是怎么与风洞技术结

缘的呢？

俞鸿儒：1949年我从同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大连工学院机械

系深造，后留校担任助教。1956年，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归国，与钱学森

一起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那年，28岁的我慕名考入“力学

所”读研，有幸跟随导师郭永怀从事“激波风洞”的研究建造工作。

风洞被称作“飞行器的摇篮”，能产生可控制的气流，用来模拟飞

行器在空中飞行的复杂状态，从而发现设计缺陷并进行改进。飞机、导

弹、太空飞船等，无不要在风洞里“千吹百炼”之后才能上天。

记者：我国的风洞技术一度远落后于西方，在一穷二白的年代搞

科研，您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吧？

俞鸿儒：是的。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心中只有八个字——咬

紧牙关，奋起直追。1958年初，“力学所”成立研究组，开展激波管、激

波风洞研制工作。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导师郭永怀指定我当风洞研究

组组长。要知道，当时“力学所”8个研究组中，7位组长都是知名专家，

而我只是刚进所10个月的新人。

当上风洞研究组组长后，我肩上的压力更大了。关于风洞设备的研

制，国内几乎是一片空白，连导师郭永怀都没有相关实操经验。因此，

具体工作该怎么做，要我带着团队去闯。

记者：风洞的工艺要求很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基础都比较

俞鸿儒：气体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俞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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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您是如何寻求突破的？

俞鸿儒：我选择了氢氧燃烧驱动方

式。这种方式易发生爆炸，危险性较大。

但它的好处是构造简单，不依赖高技术

装备。经过论证，导师郭永怀同意这条技

术路线，但提出一个要求：防止发生人身

伤亡事故。

他的担心很有预见性——最严重的

一次爆炸，将实验装置的一个大零件轰

了出去，击穿了墙体！所幸房间里没有人，

因为每次点火试验我们都会清场。钱学

森和郭永怀等两位导师关照：“人不能受

伤。要在失败中摸索出经验来。”

实验室发生几次爆炸后，我逐步摸

清了危险的根源——技术上称之为“爆

轰”。那是一种极限燃烧形式，其燃烧速

度是氢氧燃烧速度的上百倍。后来我通

过提高氢气的占比，使其超过发生“爆

轰”的上限，解决了问题。此后的几十年

中，风洞研究组再也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从频频试错到“全球第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代表性的

风洞都是您主导研发的，您和同事取得了

哪些重要成果？

俞鸿儒：风洞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

学、机电工程学、声学等20多个专业领

域，技术难题非常多。在频频试错后，我

们在1958年取得了首个重大成果——我

国第一代激波管研制成功！有了它，就可

以让风洞管道中产生气流，模拟真实的大

气环境，进而供飞机、导弹等做实验。

1964年初，在先后研制出JF-4和

J F-4A两型激波风洞后，我们开始攻

关中国第一座大型高超音速风洞——

JF-8，其设计尺寸和参数都对标当时的

国际先进水平。在那之前，北京大学曾研

发出试验型风洞，规模比JF-8小，光加工

费就花了80万元。一年半后，沈阳重型机

械厂按我们提供的图纸造出了JF-8——

它的加工费仅用了8万元。

记者：1991年您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在那之后，您的工作重点仍然是风洞研

发吗？

俞鸿儒：是 的。那时形势非常紧

迫——为了开展高超音速飞行试验，发

达国家纷纷筹建大型自由活塞驱动高焓

激波风洞。结合国内的情况，我颠覆性地

提出用“爆轰”驱动的方式产生高焓实验

气流。在那之前，世界上还从未有科学家

提出这种大胆设想。“爆轰”是一种极端

状态，我采用逆向思维方式——何不利用

“爆轰”的巨大威力作为新的动力？

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有一次应邀到国外访问，我在一所

工业大学的激波实验室内，通过“蹭”人

家一流的科研设备，证实了“爆轰”技术

的可行性。回国后，我立即主导启动氢氧

“爆轰”驱动技术研究。由于经费有限，

能自己动手焊接、制作的风洞设备，我们

都舍不得花钱定制。1998年，我们建成

了世界上第一座“爆轰”驱动高焓激波风

洞——JF-10。

记者：进入21世纪，我国的风洞研发

工作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俞鸿儒：本世纪初，各国激波风洞的

试验时间普遍只有几毫秒，后来美国人把

试验时间延长到30毫秒。我提出，要建成

高超音速复现激波风洞，并达到100毫秒

的试验时间。唯有如此，才能让风洞的状

态从“模拟”跨越到“复现”，在地面上营

造出高超音速飞行条件，攻克这项世界

级难题。

2008年，JF-12高超音速复现激波

风洞项目获批上马。2012年5月，“力学

所”建成JF-12高超音速复现激波风洞。

它总长265 米，仿佛一条巨龙，可在地面

上复现马赫数5—9的飞行条件。它是全

球第一座大型高超音速激波风洞，整体

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工作要一代一代接下去

记者：作为90多岁高龄的业界泰斗，

您对中青年科研工作者有着怎样的期

许？

俞鸿儒：我一直认为，工作要一代一

代接下去。像我的导师们一样，我愿意担

当年轻人的引路者。在JF-12等大型风洞

研制项目中，我放手让一些优秀的青年

科学家施展才华。JF-12风洞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时，我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

后。他们（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做完这个

项目，有了成就感，以后的工作就更好开

展。

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东风-5”弹

道导弹霸气出场——它曾在我们研制的

风洞设备中进行过多项测试。有记者问

我：“看到东风-5经过天安门广场主席台

时，您内心是什么感受？”我说：“我只是

帮了一点忙，主要工作是大家做的。”

记者：作为“中国风洞之父”，您丝

毫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您现在的生活是

怎样的？

俞鸿儒：我90岁退休后才闲下来，本

想带老伴儿多出去转转，弥补多年来因忙

于工作对她的亏欠，但她的身体不允许。

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时常腿软、头

晕，很少外出。我就专心在家照顾她。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中科院黄庄

小区一间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子里最

多的就是书。我的心脏里面放了支架，股

骨做过置换手术，但炒菜做饭、收拾房间

这些都还能做。

近两年，我一直坚持到单位的小礼

堂参加学术年会，为新建造的JF-22高超

音速风洞等项目铺路搭桥，解疑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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